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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德生在系庆 10 周年大会上作报告

图 2   系庆 10 周年颁奖会现场（奖品自行车后为方汉奇教授和陈锐副社长）



图 3   欢迎方汉奇教授

图 4   在兰州大学主持新闻学硕士论文答辩



图 5   邀请方汉奇教授夫妇书房做客

图 6   在南京大学拜会郑兴东老师（1999 年）



图 7   与老同学合影（左为《求是》杂志副主编朱峻峰，右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副院长）

图 8   与学生合影（左起赵伟、项德生、朱述新、宋汉炎、郑保卫）



图 9   与朱峻峰和郑保卫合影

图 10  （从左至右）中国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金嘉声、郑保卫、项德生、新华出版社编辑池平 



图 11   系庆 10 周年学术讨论会现场

图 12   与方汉奇教授和王洪祥老师合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 13   与河南日报社副社长陈锐合影

图 14   与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徐茂魁和郑大王洪祥老师合影



图 15   与郑大新闻系部分硕士研究生合影

图 16    作者在河南工业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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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师，更是朋友
—我与项德生老师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

项德生老师既是我尊敬的老师，更是我知心的朋友。从 1965 年我在人

民大学新闻系读本科时他担任我们班辅导员，到如今我们的交往已持续了半

个多世纪。在庆贺他 80 寿辰之际，回顾我们之间几十年的师生情缘，不禁思

绪万千……

跟学生“没大没小”的老师

1964 年，我从福建龙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一年后，人大新闻

系受新华社的委托，决定组建新中国第一个新闻摄影专业。当时，系领导从

1964 级的 52 名学生中选了 20 名同学成立新闻摄影专业，我也名列其中。项

老师是1965年底接替孙锋老师，担任我们新闻摄影专业第二任政治辅导员的。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我们见面，正好赶上我们班要到中央民族学院去完成

户外摄影作业。那天下着雪，他跟我们一路走一路交流，给我们的感觉是，

特别好接近。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的大学生活，忽然间便脱离

了原先的正常轨道。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今后该怎么办，好像也已经顾不

上考虑这些，稀里糊涂地就被卷入了“革命”之中。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像一把火点燃并催生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

命”激情。出于对党和领袖的热爱，大家似乎都“毫不犹豫”地跟着报纸和

广播的宣传走，参加红卫兵、写大字报、开批判会、搞大串联……

随着运动的深入，学生和老师们中间开始出现观点分歧，随着分歧的加

深，紧接着便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当时，我们人民大学就分成了“人大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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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人大”两派，相互间把对方视作“敌人”，开始了唇枪舌战。然而，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全班 20 个同学，加上项老师 21 个人，虽然在某些问题

上也有不同认识，但却始终没有分派，这在当时全国高校是极为罕见的。为此，

学校还把我们班树为全校“革命大联合”的典型，我们的班长徐光春还到学

校去介绍“大联合”的经验。

我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项老师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那时，

他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分析形势，讨论问题，及时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尽可

能地把大家聚在一起，维护班集体的团结。

出生于 1938 年的项老师比我年长 7 岁，当时他还不到 30 岁，应该说和

我们的年龄相差无几。他与我们之间虽然是师生关系，其实更像是兄弟和朋友。

大家成天在一起没大没小，我们称呼他“老项”，他则亲切地以小宋（宋汉炎）、

小苏（苏成雪）等称呼同学。有趣的是，当时同学们称班上的邬思和为“老邬”（其

实他在班上属于年龄小的），他也跟着这么叫。他还会常常跟我们“耍贫嘴”、

说笑话，相互间绝对地“平等”，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藏族同学周明清，在

他面前也会无拘无束地开玩笑。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后来。

1969 年，项老师调离学校前往南方工作，临行前同学们都恋恋不舍。当

时因为备战需要，我们正在北京市海淀区的苏家坨农村劳动，同学们纷纷来

欢送他。大家相约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倾心交谈，相互勉励，

难舍难分，那种场面至今还历历在目。一个大学老师能够如此融入到学生之中，

大家把他当朋友，甚至当亲人，这种友情是长期培育的结果，更是项老师人

格魅力的体现。

做学问执着严谨的学者

1969 年跟项老师分手后，我们各奔东西，从此失去了音讯。我在人大毕

业后，被分配到大连当了中学教师，而且一干就是 8 年。直到 1978 年我参

加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考试，并且荣幸地被录取，成为人大复校后招收

的首届研究生，10 月间回到北京读书之后，才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同项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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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

在人民大学读研期间，项老师回过人大，见面后，我才知道他离开我们

后入伍到了广州军区政治部，之后，他转业到河南许昌市委党校当了教师。

1980 年，我跟着我的研究生导师甘惜分教授到兰州参加学术会议，会上遇到

了郑州大学中文系的刘敏言，他当时是新闻学专业负责人。在交谈中，我向

他推荐了项老师，希望他能够帮助项老师重返新闻教育岗位。后来项老师总

算调入了郑州大学新闻系。

项老师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新闻讲台，成了大学新闻学专业的教师，

这让我非常高兴。特别巧，我研究生毕业后也到高校当了新闻学专业的老师。

从此，我和项老师成了同行，我们之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

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这期间跟项老师有很多学术上的交往与合作。项老师

作为一个新闻学者，求学之执着，治学之严谨，思想之开放，思维之缜密，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项老师在郑大新闻系主攻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都主要在这一领域，这

与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我认为，他在新闻理论

方面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最早提出了研究新闻理论首先要解决对新闻学研究

逻辑起点的认识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信息。后来，

他还专门撰写了《试论理论新闻学的逻辑起点》一文，此文在新闻学术界引

起了一定反响。甘惜分老师评价说：“此文是近年来新闻学研究的硕果之一，

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项老师认为，我们常说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以为“事实”是

新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新闻学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

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他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资

本”问题，但是他是把“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因此，我们研究新

闻学也应该把“信息”作为逻辑起点。他还以此为依据，并吸收了复旦大学

宁树藩教授的提法，把“新闻是及时公开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作为 2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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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合编教材的新闻定义。

项老师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研究信息理论并将信息理论引入新闻学研究的

学者之一。这是他对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项老师总是喜欢学习新理论，研究新问题，琢磨新观点。他很早采用系

统论原理研究新闻学，写了《试论新闻学系统的开放性》；他早就开始研究

信息和舆论的关系，撰写了《舆论与信息》一书，并组建了“郑州大学新闻

与舆论研究所”，自己亲自兼任所长。此举在当时是具有示范和领先意义的，

这说明了项老师在学术上的敏锐性和判断力。

项老师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传播学的学者之一。他主张新闻学应该学习、

吸收和借鉴传播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对采取闭关自守态度对待传播学的做

法提出批判。但是他又坚决反对用传播学来否定新闻学的做法。他指出，我

们虽然肯定大众传播学对传统新闻学是一个突破，但不能同意以大众传播学

来取代和包容新闻学。

他说，“新闻学研究的只是新闻信息传播，传播学研究的却是一切信息

传递形式。相对而言，前者揭示的是具体规律，后者揭示的是一般规律。二

者的原则界限不可抹杀。如同哲学不能取代部门科学，一般美学不能取代文

艺理论一样，传播学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包容新闻学。若说‘包容’，倒是个

别包容一般，而不是一般包容个别。大众传播学的出现，没有具体解决新闻

学发展中应当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当代新闻学有着自己开拓进取的广阔天地”。

他知道这些年，我在批评“新闻无学论”思潮，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

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方面做了些工作，在新闻界被称作“保卫新闻学学者”，

他对我说，我也是始终在维护新闻学的学者。

这次为庆贺项老师80诞辰，我们想给他出本论文集，他忙活了很长时间，

在师母郭秀娥老师的帮助下，整理出了一部书稿，他自己起的书名是《仅仅

是起点》。我说，你都80岁了，而且在学术界也算是功成名就了，怎么还“起

点”。他说，他今后还要学习和思考，学术研究永远有新起点，永远都在路上。

正如他在论文集的后记中所说的，出书“主要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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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他的这本论文集，是他多年来勤奋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结晶。全书 30 多

万字，形式和体裁包括论文、随笔、漫谈、回忆录等，内容涉及新闻理论、

新闻策划、新闻实务、新闻教育、新闻改革等，反映出他对那些年新闻界关

注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刻思考，体现出他研究与思考问题

的思想深度和理论高度。

在与项老师的学术交往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共同编写全国自学

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一些事。

1999 年，教育部要启动全国自学考试新闻理论统编教材的编写工作，主

管部门把编写《新闻学概论》的任务交给了项老师。他找到我，希望我能跟

他一道来编写这本教材。我当时在新华社的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新闻理论课，

而且正在写我的第一本新闻理论著作《新闻学导论》，对新闻理论教材编写

有些自己的思考，再说是自己的老师让我配合他工作，于是，我便愉快地接

受了任务，同项老师开始了后来才知道工作难度不小的编写任务。

之所以说“难”，是因为这种统编考试用教材的编写要求高而且严，不

大好掌握。比如，教材面对的是专升本考生，因此不能把用于本科生的教材

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总之，内容不能太深，难度不能太大。另外，书中要

设置思考题，还要附有考试例题，而且要严格符合国家考试规范。

我们接受任务后，或集中，或独自进行写作，始终密切配合。我和项老

师之间的分工是他写前半部分的新闻学原理部分，我写后面的社会主义新闻

工作原则及要求部分。统稿时，我们在一起从头开始，一章一章地往下顺。那时，

我们常常会为一个概念，或某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退让。但无论怎么

争论，最后总能取得共识，达成一致。因为我们始终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

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统领，而且都会以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基本观

点为旨归。

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我们都会反复讨论，力求达成一致。例如，

在谈到资本主义新闻事业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界限与区别时，我们都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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